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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　杜鬥城和楊富學提出玄奘大師用佛學思想來武裝李唐最高統治者的頭腦，要他們用佛教理論來統治國家。玄奘的理想就是最大限度地爭取得到人間帝王的支援，護持佛法，發展佛教。玄奘晚年與唐高宗和武則天的關係，是佛教史和隋唐史研究中的重要問題。龍朔二年發生的“致君拜親”的事件，是高宗向武則天奪權而從佛教領域向朝野各界發出的試探行動，玄奘因與高、武的關係比較特殊，而在該事件中基本保持緘默，只是通過靜邁的上表曲折地表達了自己的意見。此外，有人考訂出玄奘的出生地在偃師縣府店鄉一帶。暢耀對玄奘回國後的生活的寺院--大慈恩寺，作了詳細地介紹，綜述千餘年來的寺院變遷。此外，高振農和夏金華等對唐高宗與玄奘的關係做了梳理，玄奘圓寂的玉華寺可以參看蒙憬與賈福義撰寫的《玉華宮史》(三秦出版社1994年)一書。
　　198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朱鼎臣的《唐三藏西遊厄傳》和楊致和的《西遊記傳》。此二書是明代流傳的刻本，這次重新出版是作為《中國小說史料叢書》而版的。魯迅曾認為楊本寫本是吳承恩所作的《西遊記》繁本的祖本。鄭振鐸則認為朱本是和楊本是吳本的轉碾刪節改寫本。經學者研究，認為各本中比較突出的區別是沒有玄奘出生的四難故事，如果有四難故事的，其版本可能較早一些。也有人認為，唐僧出生的故事在較早的“西遊”刊本中不存在。還有人以小說中唐太宗賜玄奘“法號”的內容，來判斷刊本的先後。此外，對傳統的《西遊記》中有關孫悟空的起源，近年來也發表了一些意見。1982年10月我國學術界還先後在江蘇淮安和連去港兩地召開了全國首屆《西遊記》學術討論會，深化了對玄奘文學形象的探討。而有關的《西遊記》電影和動畫片也經影視界推出，雖然其中關於玄奘的形象和真實生活中的玄奘有一定的距離，但文學作品是允許做誇張的藝術描寫。總之，從古到今，玄奘的故事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所起的作用是歷史上任何人都不可比擬的，成為古典文學領域的一個經常出現和受人歡迎喜愛的主題。
　　六
　　1979年呂澄先生的《印度佛學源流略講》(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他指出印度學者護法的學說成為玄奘獨家傳譯。玄奘對護法的唯識學說傳譯是有相唯識說，被稱為“新譯”，與所謂舊譯的無相唯識說所宗各別，而不是因譯文的表現方法不同而引起的。黃心川的《印度哲學史》(商務印書館，1989年)則對玄奘的唯識新說做了比較系統的闡述。田光烈的《玄奘哲學研究》(學林出版社，1986年)是在過去《玄奘及其哲學思想之辯證法因素》的基礎上，重新充實修訂出版的新書。作者認為存在與意識的關係，在玄奘看來是色心的關係。色心的“體”，他們以“依”義來發揮；色心的“用”，以“變”義來發揮。“依”就是內在的“自我意識”的色心諸事物的相互聯繫與相互制約，“變”就是內在的“自我意識”的色心諸事物的運動變化與發展。由此辯證的思想作為前提，在實踐方面才有舍染趣淨的可能，及其道理的建立。染淨同依于第八根本意識，是一個對立的統一，而舍染趣淨不是自發的，而是一個自覺的對立鬥爭的過程，舍染趣淨的結果得到轉依。辯證法因素與唯心主義體系之間的矛盾，現象是無常變易的，本體是常住不變的，現象是虛妄的，本體是真實的，現象是染汙的，本體是寂淨的這就是玄奘哲學思想的特點。(參見同書第115-117頁)此外任繼愈的《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也修訂再版。能十力的《新唯識論》也正式出版。199年7月由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專著《玄奘研究》一書是20世紀玄奘研究的一個終結。此書屬於中華社會科學基金資助專案，由馬佩主編，參加者還有程遂營、徐儀明、沈劍英、張德宗、姚南強等人，論述了玄奘的生平傳略、哲學思想、邏輯思想、及其歷史影響等等內容，比較全面，有參考價值。
　　龍樹所創立的中道觀方法，在玄奘的法相唯識學那裏是獲得創造性的發展，三性的建立與中觀原理不相違異。玄奘回國後將中觀派和瑜伽派的理論融合後建立了法相宗，這本身就是一大創造代表們更加關心唯識宗在中國歷史的發展。日本學者橫山弘一認為“這一派的教理，在理論上，可稱作‘性相學’。性相學中的‘相’是現像存在的總稱，‘性’則是這些現象的本性。其中通過對相的觀察、分析、最終達到‘性’，這是這一派修行的目的。”“性相”也叫做“理事”，對它們的考察始於慈恩的《成唯識論述記》和《義林章》。之後，在日本對其他考察也究其詳細，成了唯識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的題目。唯識思想、性相學在目的，可用一句話來表達：“學于性相，修行瑜珈，證得真如”。性相一詞，“如果其梵文原文曾有過的話，那麼它是什麼樣的梵文，這是今後的一個研究課題。”在唯識經論中，性和相兩者關係的論述有二個立場。一是明確區別性和相，通過對相的否定，而達到性；二是性和相乃不一不異。中國學者韓鏡清說，“六經十一論”在中國的譯傳，表明慈氏學潮流在華興起。但是在譯傳中出現了逆流，“地論師曇延偽託‘馬嗚’製造了《大乘起信論》(原來擬名《涅槃大疏》)。”玄奘為了解決這一逆流所造成的影響及“百有餘科”的疑難問題而決定西行求法，做唯識學的第二次譯傳，使慈氏學在華夏的漢傳及藏傳兩個大藏在更形豐滿，為匯合研究與開發打下了堅實基礎。
　　周貴華認為《解深密經》在唯識思想史上的突出意義是率先提出了唯識的概念。玄奘唯識的“因能變”與“果能變”，它既可以描述阿賴耶識中的“種生種”和“種生現”的變化，又可以描述出現行果識，是能變性的圖景識，並由這樣的現行果識而“現薰種”，可以當下即在阿賴耶識中有習氣種子的成就。有人說玄奘的唯識論是在以前的理論基礎上作了一定的改造與創新。唯識宗的第八識之藏識本體其實是一個靜中有動、動中有靜的動態性存在，可名之曰“動態本體”。玄奘提出了一個新的成佛境界和方式，這就是人的自我淨化過程。他的唯識學有廣泛的宇宙人生觀，揭示了人體和生命的奧秘，是生命進化的階梯。唯識心理學的根本宗旨是為其修行服務的，是一種修行心理學，在世間生活中有應用的價值。唯識學所強調的是對善噁心所作的論述，有對治煩惱和提高道德素質的功用，而其對命運的觀點，是一種宿命論與自由意志論的統一。但也有人說其理論創新的根本所在就是將原本理解的“真如”之宇宙之心改換為“真如”之個體之心，這就為佛教信眾的修為開了方便之門。學者通過對漢藏文的《集論》和《攝大乘論》等的比較研究，指出法相學與唯識學區分的關鍵是“識”的概念。前者的含義即“了別”，後者為顯現。這是護法唯識與無著唯識的區別所在，護法的唯識思想可看成是無著的法相與唯識思想的綜合。阿賴耶識與潛意識有很多相似之處，二者都包括了社會的歷史性，並非純粹是個人經驗所形成的結果。它們對表層認識都具有決定的作用，影響了人的判斷。
　　學者指出，“隋唐時期成立的一些佛教宗派中，三論、天臺、華嚴、禪宗等宗派，都是主張一切眾生悉有佛性的。在這種形勢下，玄奘一系的法相宗，仍堅持其五種性說，主張有一種無種性的人，畢竟不能成佛。這些說法，不僅與當時大多數人主張一切眾生悉有佛性、都能成佛的思想背道而馳，而且也得不到廣大佛教徒的支持與擁護。……因此，……法相宗之所以在唐代盛極一時，幾傳以後即趨衰落，最後幾乎被人們所遺忘，這與玄奘及其弟子輩堅持五種性說有很大的關係。”盧海山指出，南北朝時期的北方地論派與南方攝論派在隋代的合流，是第一個唯識學時代的結束。玄奘開創了第二個時期。他所宣導的唯識宗淵源是來自部派佛教的《毗壇》經典。崔正森認為唐代窺基到五台，是為五臺山唯識宗肇始。麻天祥說宋時有成覺大師洞明唯識。金代有成覺弟子善慧于五台繼續弘傳唯識宗旨。元代弘教大師弘揚唯識大義，至明清時才難覓蹤跡。唐以後唯識宗並沒有在中國消亡，直到宋代仍在江南等地流傳。明代有智旭究心法相，明儒羅欽順及其後的王船山皆為法相指要，辨析經義在識、相之間，開近代法相唯識學復興之先河。晚近楊仁山推濤于前，歐最竟無、韓清淨、太虛助浪於後，學術界也融中西印思想於一體，以法相唯識學為思維之借鑒。明末清初中國哲學對法相唯識學的運用，主要表現在：一是這一時期對法相唯識學本身的理論命題及體系已經有比較透徹的瞭解，特別重視轉識成智的理論。二是大多數思想家在運用法相唯識學理論成果時，採取了批判繼承的態度。三是主要針對程朱哲學和陸王心學的理論癥結，試圖重新開闢中國哲學的新局面。徐文明強調唯識宗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它所代表的純粹發達的印度佛教與中本土文化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封建制度存在著尖銳的和難以調和的矛盾，反映了中國文化強烈的排他性。也有人說唯識宗的衰滅，並不是其義理繁雜，不適於中國社會，而是它的層次較高，僅在一小部分人中流傳，而且正由於他的高層次思辨，才促使了它在清末的復興。李海濤認為經過近一個世紀的文化交流、衝撞、磨煉和薰習，華夏之子的思維向度已然打開，完全有能力如實接納印度佛法的薰習，所以當代奘師法脈繼承、復興的因緣已經成熟。也有人比較了法相宗和禪宗之後，認為兩者所展現的是理論思維萎縮與直覺主義的內省性哲學的膨脹之間的反差，這也是中國古代科學技術與中國古代社會遲滯于向近代性轉化的重要根源。總之，近代玄奘學說的復興，與唐代法相唯識學的盛行有所不同，明顯地帶上了時代的色彩。而近代玄奘學說復興的主要標誌是建立研學機構，培養弘傳法相唯識的人材；高僧大德和居士、學者獨立撰寫著作和學術論文。近代唯識學說之所以能夠復興，推動整個佛學的復興，最根本的原因，是唯識思想包含有許多積極的因素。因此學佛之人，幾乎無以不以法相唯識之學為必修課，凡是研究佛教理論的，也大都注重法相唯識學，所謂“教宗法相，行在彌陀”。總之，玄奘所傳的法相唯識學在近代中國的復興，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整個佛教文化在近代中國的復興
　　此外，陳景富研究了新羅僧圓測與玄奘、窺基的關係，認為“圓測與玄奘之間的關係，不是師徒關係，‘弟子’、‘高足’說不能成立的。他們二人的真正關係，在早期，是‘同學’關係，在後期，是‘同志’關係。”所謂圓測離京棲隱終南，“靜志”八年，這可能與唯識宗內的慈恩系、西明系之間的矛盾鬥爭形勢有著密切的關係。窺基主唱以“五種性”說為核心的新唯識學，充滿了貴族氣：圓測不主張“五種性”，認為一切眾生皆可成佛，是平民派。兩派發生了矛盾，圓測退隱。以後基師信譽降低，圓測還京，窺基退讓。歷史上曾有人過分強調兩系唯識學的正統與非正統這可能是造成西明系有關著作大量失傳的重要原因。
　　玄奘大師的一生，是清苦的一生，是努力奮鬥的一生，是不斷前進攀登的一生，是艱苦創業的一生，體現了中華民族的靈魂，顯示了中華民族的高貴品格，不愧為中華民族的“脊樑”。當前，我們正在致力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需要繼承和弘揚傳統文化中優秀成分，佛學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紀念玄奘也是對大師的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的精神進一步發揚光大，對我國的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將起到積極的作用。因此也將玄奘研究和佛學研究推到了新的、更高的階段。同時也為在更廣闊的範圍、更高的層次上開展玄奘研究的新動員，其意義十分重大。玄奘是中國佛教史上和一位傑出的高僧，中國文化的巨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世界文化的名人。他在中國乃至亞洲和世界文化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是我們學習的楷模的前進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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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此書共一百卷，從是韓清淨一生的嘔心嚦血之作。1924年開始發願到1949年去世，此書僅完成初稿。後由弟子馬崇一繼續整理。1959年打字油印100部。1989年由上海佛學書局按油印本影印1000部。1999年才由科學出版社紐約公司正式出版印刷本。
